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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

最近读到宋代王十朋 《石门渡》
诗，诗人说自己游剡溪回途中，遇到溪
流暴涨，只得迂回到石门渡乘小舟，水
势危险⋯⋯《石门渡》写于宋绍兴二十
三年（1153）秋月，王十朋在科举场中
苦苦挣扎，还没有考上状元。很多人认
为这首《石门渡》是王十朋赴试临安，
归途大荆而作的，比如民国时期的蒋叔
南在其《中国名胜第十种雁荡山二集》
和石门阮氏宗谱，及最近出版的《大荆
镇志》等，都将这首诗载入书籍中。但
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看法，认为王十朋这
首《石门渡》写的渡口，不是雁荡之石
门，而是嵊州剡溪那边的一个石门。

一
关于石门潭的形成，目前有两种说

法，一是水流冲击而成。说是原先的大
荆蔗湖、下干等地是没有石门潭之前的
溪流通道，但这些地方地势平坦，泥土
沙石逐渐淤积，而原石门潭口这边石门
山和袋里山之间的那道土脊,受暴涨的溪
流不断冲击和侵蚀，变得越来越松脆，
突然有一天，一场山洪终于冲垮了这道
土脊，冲出了现在的石门潭及荆山北坡
山脚下一公里长的新溪。
一是地震之说。雁荡、大荆一带至

今流传一句民谚：“至正年间，裂观音，
倒灵峰，渊石门”。在元至正年间的某一
天，一场地震使当时的雁荡山观音洞震
裂，灵峰倒了半边山体，石门潭山体一
分为二，大水冲出了裂口，绕布袋山脚
迂回到白箬岙入海。
朱谏《雁山志》：“石门潭，相传原

是一山。元至正时，山水暴出，龙自雁
荡乘流而下，触山断为两崖，中空若
门”。其实，出生在石门潭附近大荆田岙
村的元末大诗人李孝光，他有一首关于
石门潭的诗，《与陈叔夏游石门，叔夏有
“狠石忽中断，势若两虎斗”之句，足成
一首》：“日车为之翻，地轴为之仆。至
今两门开，天遣百水凑”的诗句，非常
详细且生动描述了石门潭在大水或地震
等作用下的成因。

二
石门潭就这样横空出世，时间应该

为元至正年间即公元1325—1368年。在
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到底哪一年
生成？没有文字确切记载。但是根据李
孝光的诗，石门潭最迟是在1350年前就
应该形成了，因为李孝光生卒时间为
1285——1350年。再往前推，具体则要
追溯李孝光《与叔夏游子石门》这首诗
是什么时候写的？
李孝光在元至正三年（1343）应召

离开乐清入京就职，另一说他是元至正
七年（1347）应召赴京。入京之后，李
孝光没有回到家乡乐清，直到元至正十
年（1350）病故于通州。
据史记载，元至正四年（1344）七

月，飓风大作，地震，海水溢民居，溺
死者甚众。有人估计，石门潭就是那个
时候形成的。支持这个观点的说法，前
提是李孝光在元至正七年离开乐清。在
李孝光与萨都剌交游考中，明抄本《李
五峰集》附录的《墓铭志》中将李孝光
的入仕，病卒的年代做了更正，认为李
孝光是至正七年（1347）秋八月受召，
明年（1348）夏四月至京，这样看来，

石门潭形成不久，李孝光就入仕去京后
再也没能生还故土，也可以解释其诗著
中为什么仅有一首写石门潭的现象。

三
如果王十朋这首诗写的是雁荡山石

门，那么石门潭应该在宋朝已经存在
了。王十朋从台州过来经镇安盘山岭到
了上干附近的潘岭，然后到了大荆南。
过了大荆南放着眼前的石门渡不过，为
何要先跑到下游白箬岭，然后说白箬岭
那边遇到洪水了，又跑回石门渡？如此
舍近求远，不可思议又不符合情理逻
辑。因为石门和白箬岙只是上下游关
系，相距只有二公里，现在来看石门渡
口比白箬岙那边水道更窄，水流更激，
如果遇到洪水，石门渡这边更难渡，这
是疑问之一。
疑问之二，王十朋《石门渡》中的

“白岩遇水”，为何被后人改成“白箬遇
水”？。诗曰：“白石遇水，以小舟从石门
渡，势危甚⋯⋯”，《梅溪全集》雍正本
和《广雁荡山志》都写作“白岩遇水”，
到了丛刊本《梅溪全集》则被写为“白
若遇水”？ “白若”，白若者白箬也，若
箬古通，从而写成“白箬遇水”，后人这
样一牵强一附会，就把这首诗与石门潭
扯上关系了。因为“白箬”是大荆一个
村即白箬岙，亦岭名即白箬岭，从而印
证了王十朋的《石门渡》就是大荆之石
门。但是南宋包括元、明、清走的古驿
路，并不是从温岭及雾湖岭这边过来，
都是从大荆镇西门方向镇安盘山岭这边
通过来。来路方向不一样，即使将“白
岩”写为“白箬”，也说不通王十朋为什
么要绕道石门渡？
那么，王十朋诗中的石门渡不是大

荆的石门，又是什么地方？

四
王十朋在《石门渡》诗中，多次写

到剡溪游学归来，“来归从剡溪，山水频
涉猎”，“漫赋石门篇，添入剡溪箧”，剡
溪在哪？据查，在现在的嵊州一带。查
《嵊县地名志》得，剡溪附近，有一个白
岩村。传说该村北的田畈多岩石，岩石
积雪经久不化，世人称作白岩畈；而石
门村，则从现在的嵊州砩水水库北去石
门路上，两侧岩石直立，形似石门，路
上还有块岩石形似门槛，故取名石门
村，它位于县城西北约13公里处，四面
环山，有溪涧穿村而过流入砩水水库。
又根据《嵊县交通志》古代的嵊州

交通干路情况分析，王十朋回途遇秋
潦，所谓秋潦就是秋季因久雨而形成的
大水，受阻于现在的嵊州西门干路上的
仙岩镇，镇西有白岩。于是王十朋转向
北门干路的嵊州崇仁镇石门村，应证
了：“归途阻秋潦，溪涨不可涉。迂从石
门渡，未见心已怯。”的迂回之意。
所以，合理的解释，王十朋写的

《石门渡》应该是指嵊州的石门。

五
其实，在王十朋时代，大荆刚刚设

寨，到了元朝才设驿，明朝也只是一个
驿站，明永乐十六年（1418）改大荆驿
为岭店驿。直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
清廷迁界，乐清县署搬迁到大荆，大荆
才开始筑城设营，改岭店驿为大荆营。
翻读这段历史，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
惑，为何从宋代开始至今近一千年来，
大荆镇与别的地方相比发展比较迟缓？
如果我们把石门潭的形成，及乐清

县署迁到大荆联系起来考察，大荆开发
和发展许多历史问题迎刃而解：一是当
石门潭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大荆、小荆
一带溪流纵横，有的地方泥沙堆积，夏
秋之交，洪水经常泛滥，荒野上一丛丛
大小不一的荆棘遍地，大荆、小荆的地
名也因此而来。只有石门潭的形成，才
使原来的溪流改道，而蔗湖、下干等地
才真正成为大荆的小平原，为大荆后来
成为集镇创造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我们从下干、蔗清等地名的来历，

可窥见大荆地貌变迁一斑。清光绪辛丑
（1901）《乐清县志》载，据传，古时旸
谷岙和南北閤之溪水，经此入海。后石
门潭崖壁崩裂，溪水改道，此地经常干
旱，又地势较低，故称下干；蔗湖，原
先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湖，溪流改道后湖
泊逐渐形萎缩，人们在湖边盛种甘蔗，
演绎成为今天的“蔗湖”。
二是因抗击郑成功部的需要，清朝

廷颁布了“迁海令”，1661年乐清县署
被迫迁到大荆，乐清的政治、文化中心
一下子汇聚这里，自然给了大荆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大荆镇也从此在
近现代历史上一跃成为乐清的四大集镇。

六
石门潭边的石门村,据石门阮氏宗谱

记载，其先祖是福建莆田人氏。根据石
门阮氏始迁祖阮赴捷传略，阮赴捷生于
1347年，据说他的父亲阮长山曾任浙江
台州郡守，1367年元亡之时，阮长山绝
食殉职，留下遗言子孙不得在新朝中做
官，不然则不忠，于是阮赴捷“弃儒办
厂”。他带着众工匠，在明初举家迁居到
了石门，铸锅营生，以山区丰富的木炭
资源和民间的废铁铸造铁锅、灶罐、犁
头、耙齿等铸件，其师傅、炉工、学徒
也均以阮氏子弟为主，石门村从这里肇
始，大荆的铸镬业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
《石门阮氏宗谱》有一段文字，让人
很惊讶，在此我最后补记一笔：“元至正
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午后，龙滚石门，因
是两山夹水，中一大潭，青山蔼蔼，绿
水迢迢⋯⋯”元至正十八年是公元1358
年，是诗人李孝光死后八年，石门潭惊
天动地的崩裂怎么在这个时刻又出现
呢？我只能理解为时间记录上的笔误，
期待有识之士考辩。

石门潭，一个待解的历史谜团

■西逸 文/摄

环城东路经过银溪时，有一座在老
乐成挺有名气的桥，叫姜公桥。在桥的
西侧七八十米处，一条巷子往南而行，
巷口写着“油车巷”三字。顾名思义，
这里老早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榨食用油
的作坊，在西式的榨油机械还没传入之
前，中国人榨油通常是用人力或畜力拉
动石轮来操作的，故称作“油车”。而
现代的油车，指的是加油车、装油车和
运油车等机器动力的车辆，与古代的油
车几乎风牛马不相及。此处离老县衙和
北大街挺近，读读老县志有关街坊桥梁
的描述，然后在这里走走，可以在脑海
中复原一个乐清旧县城市井的模型。从
油车巷往南走，一直可以走到文笔巷。
两边的老房子基本没有了，新建的大多
是那种顶天立地的直筒房，建得较高，
让巷子的光线偏于阴暗。只有残留的几
堵旧石墙，生长着青苔和杂草，让人发
一点思古之幽情。一天下午，我来到这
里拍照，已是傍晚时分，路上行走的多
是放学的孩子，接孩子回家的父母、爷
爷奶奶。年轻的父母接孩子回家多用助
动车，老人与小孩只能步行。巷子的低
矮处，照进金色的夕阳，一个孩子以百
米冲刺的速度狂奔而来，跑得满头是
汗、气喘嘘嘘；还有一个孩子用“Z”
字形的步伐走路，弄得在他背后的人没
法前进，在一位老人的责斥下，终于不
情愿地停了下来。

■冷若梅

儿子总是在入睡前问我
爸爸怎么还没回来
我总是笑着安慰他
明天早上你一醒过来
就看到爸爸躺在你身边了
这多么像一个大变活人的魔术
这个魔术的价值体现在
每逢发工资的时候
那个精确到分的数字
还有母亲对工资习惯性的询问
还有观众们七嘴八舌的质疑

前天，看到一则新闻
说我国假性单亲妈妈有多少
还有一则新闻
说某个精壮男子因加班过劳死
我的心总是一惊一乍的
你看，这首诗我写得多么不像诗
原来，生活本就不是诗
“生活只是把生命加班成生和活”

■徐建平

小暑过去多日，大暑即将来临。
这个时候，光、热、水处于一年的高
峰期，气温最高，喜热作物快速生
长。荷花喜热，平静的湖沼、泽地、
池塘是其生长的温床和乐园。
桥坑村的荷花植在田里。一个开

阔而宁静的山谷，两边缓坡是层层叠
叠的荷田。荷叶田田翻飞，红花亭亭
玉立，铺满整个山谷。阡陌蜿蜒，像
一根绳子在山谷线一带飘忽，由近及
远，为大片淡远的荷丛吸纳去了。
桥坑的荷花开得早，小暑之后，

荷田有了莲蓬，像课堂上村童举着小
拳。铺张着青绿的荷叶之上，荷花大
美，或粉或红，含苞或者开放，都是
美好与神圣的象征，弥漫着淡淡的禅
意。即便花瓣凋零，也托出一个金元
宝一样的小莲蓬。
如若赏花，繁盛花期已然过去，

此行桥坑似乎太迟。当然，我不是单
为大美红蕖而去。田田荷叶，青涩莲
蓬，还有支持着花、叶、果于空中的
细茎都是我所惦记的。汪汪水田里几
枝枯叶残影，几尾晃漾鱼影也是我所
惦记的。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一谷水

田，一谷芙渠，绵延起伏，是我惦记
的美丽乡村和气派。这里莲华之盛、
田园之美，是公园之水、池塘之隅所
不能展现和表达的。
午后桥坑荷谷，一切都处在静谧

和安详之中。空气里弥漫着淡淡荷香
和泥土的馥郁气息。
离开阡陌，移步垄上，肥厚的荷

叶覆盖了田埂的轮廓，蜗步难移。这
水芙蓉生在水中央，真是不可轻易靠
近。水深深浅浅，叶密密匝匝，欲深
入其中，与水上仙子肌肤接触，竟是
难以跨越。
于是，我想要一叶扁舟。欲移舟

赏荷。
耀眼阳光下，我为满目荷华带入

诡异幻境。远处涧声断断续续、含糊
不清，某种不真实的、与走神颇为相
像的感觉若隐若现。荷花神飘忽的影
子于这个空泛而闲静的时刻恰如其分
地出现了，如一团被雨水打湿了的荷
影，在我深邃内心若即若离。
是因了这水中尤物，一种相识一

种别离似乎成了永恒。相识是因了荷
花的玉骨冰肌，别离亦是因了荷花的
冷凝和无奈。底下洋洋之水，周围层
层绿叶似乎成了难以逾越的阻隔。我
欲荡舟赏荷，去会荷花神。然而，舟
在何处？何以泛舟？隔岸相望，时间
从身边悄然流走。荷神在远，相见无
望。少了喜悦，添了忧伤。
身边有田缺之水从上一丘荷田流

下来，在下一丘塍边造出一个水涡，
又造出许多波纹，一圈一圈地流去，
在荷叶下散开，把叶影和花影弄得晃
晃悠悠。在田缺细声细语的水声里，
不经意间发现一个秘密。满目荷花看
似拥挤，却一叶一花分明。根底下的
藕长出两根茎梗来，一根是叶，一根
是花，一点一点地送出水面，支于空
中。叶是丈夫，花是妻子，相衬相
携，生儿育子。莲子满蓬，花朵凋
谢。莲子成熟，叶子枯萎。其间的事
竟像人间的事，有了某种哲理。
风来了，阳光可能是在风来的时

候走了。平静的荷田变得生动起来。
积蓄了足够热量的副热带高压边缘，
冷热气流对接，降雨云团在我头顶上
空一带密布，大雨说来就来。
雨荷之声扑扑漱漱，将我于幻觉

中惊醒，但宁静内心无丝毫毁损。相
反，雨中听荷、观荷，想荷花出淤泥
不染之事，想荷包之说，莲子之味，
荷禅之意，想荷神于适才瞬间即逝的
倩影，任雨水扑打脸颊，凉意丝丝渗
入内心，更有了深深的惬意。

■林晓秋

我站在蒲城的一处石阶上拍照，
左边是青石砖墙，身后是绵延的石阶。
当日正是阴天，对摄影者来说，不太合
适摄影的天气，但出现在我的手机镜
头里，却有天地一色的苍茫感，使这石
阶变得耸入天际。
我喜欢这句话，但更觉得蒲城的

景是从天上来的。或许只有天意，才在
苍南这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保
留了遍地的古老，沧桑，典雅。建于明
洪武二十年的蒲壮所城，北依龙山，面
朝大海。攀上城墙，一株虬曲的古榕，
让每个从下面经过的人，都像是从时
光的纱帐里缓缓透出身影来。在城墙
上徐步走，古迹遗址均在，在迎阳楼前
俯看城下，只需手中一个绣球，便可演
绎一出天长地久的佳话。两旁尽是粉
墙黛瓦，无论选哪个角度按下快门，人
都像画中的人，景都是画中的景。偶尔
有一批游客寻芳到此，踏在厚重的石
板上，便成了一些散乱的装饰物，在时
光交错的波浪里隐约浮沉。
南门古街，有低矮的骑马楼，门楣

上钉着写有“守望员”名字的门牌。细
长的巷子里，藏着成排的红砖旧屋，野
草从拱形房门的缝罅里钻出来，给门
框镶上一圈毛茸茸的绿，在房门前站
定，轻舒双臂，感觉时光从掌心跃下，
遽然遁走。一当地青年人指点我们说，
拍老房子，要去九间厝！在巷子里穿
梭，直到看见一道门槛上坐着一个干
瘦的老人，剥着一大盆暗黄的干毛豆，
跨过门槛，便是恢宏的木质结构古屋。
九间厝如今灰尘蒙面，从雕花窗棂或
褪色的镏金大字间，可窥见当年的国
色天姿。剥毛豆的老人不疾不徐，从一
个盆子里拿起一颗毛豆，剥好放入旁
边的篮子里，再拿起下一颗，有一搭无
一搭，似乎他从来不曾在剥毛豆，只是
身边慢慢积起一堆空壳。一群羽毛洁
白的鸭子，不知是受了陌生人的惊扰，
还是期待着老人手里的吃食，一直眼
神灵动地躲在一旁盯着老人看，整个
九间厝的生机就焕发出来了。我们这
群熙熙攘攘的外来客在庭院里合影，
身边就是晒着番薯丝的竹排。
在蒲城生活，人也不可避免沾染

了些仙气。这里庙多，祠堂多，教堂与
庙宇相邻而居，诵经礼佛声在教堂的
尖顶上缭绕，着实是别处不易见到的
景象。就连屋角、路角都有神明，在阔
口巷，笔直的巷口有间仁美亭，靠墙的
一面供着某路神灵，其他三面无遮无
拦，就那么直白地供人朝拜，剥离破旧
的粉墙被烟火薰出几朵墨花。一位穿
黑衣的老人就坐在神龛前长条青石
上，十指相扣，静静地坐着。在蒲城看
到的多是老人，一户门前，就有一位捧
着黄铜水烟壶，侧过身，弓起背，使劲
划着一支火柴，却无论如何点不着，只
得起身去拿了只打火机，点着后，惬意
地吐出一口悠远得看不到影子的烟
圈。古旧与现代，在同一个老人的手里
捧着。同行的朋友用闽南语对他说，泞
了（火柴受潮了）。老人点点头。这句
方言跟我们的土语有几分相似，我们
居然都听懂了，不免有些得意。
黄昏时分，下一站，去霞关。我对

地理没有概念，东南西北完全摸不着
头脑。但当得知霞关是浙江最南的一
个村落，过去就是福鼎、霞浦时，心里
却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车近霞关，一
股浓重的鱼腥味裹着沉闷的咸湿味迎
面扑来，霞关，给了我们如此坚实的一
个拥抱。这里的浪花是坚实的，成串成
串地拍碎礁石上，前仆后继。这里的渔
网是坚实的，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盘
着婴儿胳膊般粗的尼龙绳编织的拖
网。这里的海湾是坚实的，眼下正是休
渔期，渔轮都回港停泊，色彩斑斓的渔
轮上挑着高低错落的彩旗。这里的人
名也很坚实，居然有村民的大名叫“老
虎”。我们反复学习闽南话“老虎”的
发音，感觉自己也有了海水的粗犷。
听说每年都有很多个台风登陆或

影响这里，团队中便有人开玩笑说，这
里是浙江台风之乡。这里的房子窗户，
为抵御台风侵袭，一律用一条一条排
得整整齐齐的木板封住，中间留出透
气的缝隙。木板的颜色深浅有致，远远
望去，房子像围着层层木栅栏。但是霞
关这个名字很美，我固执地认为它是
彩霞之关，天下所有的云霞都在这里
升起降落。这边淡金色的云霞横渡长
空，那边雪白的云霞像一枚大葫芦悬
空挂在海湾，天色再暗下去的时候，灰
色的云霞淡淡地抹在归路人的眉梢。
在霞关，你想要看什么云霞，只需抬
头，移步，就可换景。你也可以什么也
不看，什么也不想，闭上眼睛，让云霞
在幽暗的眼潭里流光溢彩。
我们在云霞眠入海湾时，坐在凉

风习习的堤坝上吃海鲜。对于吃惯舌
尖上的美味、嘴巴刁钻的乐清人来说，
能吃到什么海鲜并不重要。朋友说，身
边西侧的这个沿浦湾很可能是浙江现
今唯一没有受污染的大片海涂。我不
知这颗纯净的泪还能在乡人的眼眶里
含多久。但眼下，餐桌上的蛏子特别白
净，鼻端吸入的空气特别白净，就连在
大街上晃来晃去的红男绿女们，也掺
杂着海风和云霞的味道。于是，桌上三
位喝过家酿白酒外加冰镇啤酒的男
士，开始谈论起街头美女的穿着打扮，
或者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而我，
就用手支着下巴，微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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